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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生态学和旅游学相交叉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旅游生态学关注旅游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生态学原理指导旅游

生态系统管理，是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 论文采用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３ 和文献阅读相结合的

方法分析旅游生态学研究的国际进展。 分析发现，文献数量在进入 ２１ 世纪后快速增长，文献来源地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国家，研
究方法呈现多学科综合性和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应用及时等特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旅游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旅游生态系统

管理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测度及实现途径 ３ 个方面。 基于国际进展的分析，论文最后提出我国旅游生态学研究应在学科的基

础理论、旅游影响的系统性和持续性、旅游生态修复、旅游开发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生态环境变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和本土

性旅游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等方面加强。
关键词：旅游生态学；生态环境；影响；国际进展；启示

旅游生态学是研究旅游影响的来源、类型和程度以及这种影响与游览活动类型、游客及其行为之间关系

的科学［１］，它以旅游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用生态学原理指导旅游发展和旅游生态系统管理，为促进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作为生态学和旅游学相交叉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旅游生态学属于应用生

态学范畴，同时也是旅游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２］。
旅游发展给目的地带来文化交融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甚至造成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为应对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旅游生态学研究最早出现在旅游

生态问题凸显的欧美地区。 当前，全球旅游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应用旅游生态学理论解决旅游生态环

境问题的需求空前迫切。 根据《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２０１８）》的统计，２０１７ 年全球旅游总人次达 １１９ 亿，是
全球人口总规模的 １．６ 倍，全球旅游总收入超过 ５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ＧＤＰ 的 ６．７％。

经过 ４０ 年的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我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显著，同时

也带来一定程度的生态环境影响。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和发展方式的生态化转型已十分迫切。 本文综述旅游生态学研究的国际进展，以期为我国旅游生态学研究和

旅游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借鉴。

１　 文献概况

１．１　 文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ｔ”和“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ｌｏｇｙ”为主题词在 Ｗｅｂ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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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中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时，为避免遗漏，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 １９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通过人工筛选剔除书评、书籍的章节、会议摘要以及主题与本研究完全无关的其他文献后共得

到期刊论文 ９８７ 篇，作为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样本。 为弥补分析工具无法深入阅读的缺陷，文章采用引文可视

化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３ 和文献阅读相结合的方式对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

图 １　 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１．２　 文献的时间分布

如图 １ 所示，样本文献的时间跨度为 １９７２ 年到

２０１８ 年，在 ２００３ 年后文献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尽

管学者在研究旅游生态学的起源时，追溯到了 １９２８ 年

Ｍｅｉｎｅｃｋｅ 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红木森林公园游憩影响的

测度研究，但它作为一门学科得到认同却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３⁃４］。 进入 ２１ 世纪，人们的休闲时间和可

自由支配收入增加极大激发了旅游需求，交通、住宿等

基础设施的改善为旅游发展提供条件。 旅游业迅速发

展带来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如何调

和旅游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因此旅游生态学研

究成果在新世纪迅速增多。 这一趋势也与最近 ２０ 年全球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态势相对应，体现了旅游生态学

研究的应用性特点。

图 ２　 文献的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１．３　 文献的空间分布

结合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文献来源地分析结果和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ＡｒｃＧＩＳ 的地理可视化功能得到图 ２。 从图 ２ 中可

以看出，旅游生态学研究已经得到全球各地学者的关注，文献在北美和欧洲呈现明显的集聚性，澳大利亚、新
西兰和东亚地区次之。 从单个国家来看，美国（３２４ 篇）的文献数量占到全部的近三分之一，澳大利亚（１１０
篇）、英国（９７ 篇）次之。 我国相关研究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５－６］，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献主要集中

在近 １０ 年，与同属东亚的日本、韩国相比，我国属于研究起步较晚的国家［７］。 Ｍｏｎｚ 等（２０１３） ［３］、Ｌｅｕｎｇ
（２０１２） ［７］和 Ｂｕｃｋｌｅｙ（２００５） ［８］的文章中也提到，旅游生态学研究多数集中在北美和欧洲，澳大利亚和东亚地

区在近些年增长很快。 可见，学者们的定性判断和样本文献的空间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文献的空间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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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充分体现了旅游生态学研究的问题导向性，相关研究总是伴随着区域旅游生态问题的凸显而出现，与国家

或地区的旅游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１．４　 文献的合作网络

通过对文献作者和作者机构的共现分析得到图 ３ 和图 ４，图中圆形节点越大代表文献数量越多，节点之

间连线代表合作关系。 分析发现，澳大利亚格里菲斯（Ｇｒｉｆｆｉｔｈ）大学、美国犹他州（Ｕｔａｈ）州立大学、弗罗里达

（Ｆｌｏｒｉｄａ）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是主要研究阵地（见图 ３）。 以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和 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州立大学的 Ｌｅｕｎｇ、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的 Ｍｏｎｚ 为代表的学者既是本学

科的重要研究者，又是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研究之间交流合作的桥梁（见图 ４）。 相比之下，我国与其他国家

在旅游生态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较有限［７］。

图 ３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

Ｆｉｇ．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图 ４　 作者合作网络图

Ｆｉｇ．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２　 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热点

２．１　 研究方法

旅游生态学研究方法经历了从定性到定量、从单一到综合的发展过程，并根据研究对象或目的不同而有

差异。 具体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研究法、以 ＧＩＳ 为代表的空间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和以人为研究对

象的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９－１０］，不同方法所对应的代表性研究内容详见表 １。 早期的旅游生态环境影响研

究主要以观察法对影响的结果进行描述，统计分析法的引入增强了研究精确性。 实验研究法更好的排除了干

扰变量，以探究影响旅游生态环境干扰的主要因素。 空间分析法为研究较大尺度的旅游生态环境影响和游客

的空间变化提供了条件。 总体上，目前以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为主要特征，并越来越多的采用互联网、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最新技术［２１］。

表 １　 研究方法和代表性研究内容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代表性研究内容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观察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游客行为［９，１１］ ；生态环境影响［１２⁃１３］

问卷调查法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游客意愿 ／ 感知［１４⁃１５］ ；管理者感知［１６］ ；居民感知［１４］

空间分析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景观格局演变［１７⁃１８］ ；保护地分布［１９］

实验研究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旅游干扰的影响因素［１３，２０］

统计分析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大样本的旅游生态影响［１１，１７，１９⁃２０］

８９３９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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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研究热点

本文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５）总结旅游生态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在图谱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代表

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而关键词的中介中心度代表它控制的关键词之间信息流的数量以及对整个网络资源的控

制程度，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２２］。 图 ５ 中十字形节点越大代表出现频次越高，节点之间连线越多代表中

心性越强。 从图 ５ 中可以看出，旅游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间联系紧密，已经形成网络。 生态学

（ｅｃｏｌｏｇｙ）、保护（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旅游（ｔｏｕｒｉｓｍ）和管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频次依次达到

２８２、１６２、１３０ 和 １１３。 国家公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可持续性（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和生态旅游（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的中心性排

在前三位，均在 ０．１ 以上。 结合文献阅读发现，旅游中的生态保护和管理是旅游生态学研究普遍关注的问题，
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是热点研究对象，而以生态旅游为代表的可持续旅游形式是研究的热点

内容。

图 ５　 关键词共现图谱

Ｆｉｇ．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ｐ

３　 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对文献作者、机构、关键词的分析和内容的深入阅读，旅游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旅游的

生态环境影响、旅游生态系统管理和旅游可持续发展测度及其实现途径研究三个方面，其代表性关键词见

表 ２。
３．１　 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旅游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 文献分析表明，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成果丰硕，而生态环

境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研究报道极少。 其中，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可以归纳为影响的效应及其主要因素

分析两个方面。
３．１．１　 旅游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效应

旅游对生态环境各要素影响的效应有所不同，其中对植被、土壤的影响效应一直是旅游生态学研究最为

关注的，成果也最为系统深入［２３－２５］，比较而言，旅游对水、野生动物和大气的影响研究较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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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研究内容与代表性关键词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研究内容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代表性关键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ｏｕｒｉｓｍ

群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种群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植被 （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生物多样性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气 候 变 化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 影 响 （ ｉｍｐａｃｔ ）； 干 扰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旅游生态系统管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保护（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管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国家公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保护地（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旅游可持续发展测度及其实现途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可持续旅游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生态旅游 （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可持续性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旅游影响（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ｍｐａｃｔ）

植被和土壤是旅游引起环境变化的重要指标，其中植被所受的旅游干扰最为明显，土壤次之［２６］。 植被所

受影响主要表现为植被外观的受损、植被覆盖率下降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等。 土壤所受影响包括土壤空隙度下

降、容重增加等物理性质的变化和土壤有机质减少、ＰＨ 值改变等化学性质的变化。 因为土壤状态和植被生

长之间关系密切，所以不少文献是同时研究对二者的影响（详见表 ３）。 上述旅游影响结果的直接来源包括以

徒步、骑马等为代表的游览活动和以露营地、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旅游开发活动，其中游览活动的影

响是样本文献研究的主体。 尽管旅游开发活动所占面积与整个旅游目的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会直接导致

本地植被清除、外来景观植物引入、地面硬化等，造成的影响是永久性的，需要给予重视［４０］。 除直接影响外，
旅游者通过衣服、鞋底、车轮等带来的种子或者携带的病菌等会间接影响区域环境［４０］。 目前已有学者意识到

旅游间接影响给本土植物和土壤造成的危害，但此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研究区域集中在澳大利亚［８，４１］。

表 ３　 旅游对植被和土壤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旅游影响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
旅游活动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旅游开发活动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游览活动
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

露营地
Ｃａｍｐｓｉｔｅ

房屋
Ｈｏｕｓｅ

道路
Ｒｏａｄ

四轮驱动车
Ｆｏｕｒ⁃ｗｈｅｅｌ

ｄｒｉｖｅ

骑马
Ｈｏｒｓｅ ｒｉｄｉｎｇ

徒步
Ｈｉｋｉｎｇ

露营
Ｃａｍｐｉｎｇ

自行车
Ｂｉｋｉｎｇ

直接影响 植被高度和覆盖度下降 ［２７］ ［２８］ ［１０，２９⁃３１］ ［３２⁃３３］ ［３３，３４，３５⁃３６］ ［３３， ３７⁃３９］ ［２７，３３］ ［２４，３３］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植被物种多样性变化 ［２７］ ［１０，２９⁃３１］ ［３２⁃３３］ ［３４，３５⁃３６］ ［３３，３７⁃３９］ ［２７］ ［２４］

土壤物理性质变化 ［２７］ ［２８］ ［１０，２９⁃３１］ ［３２⁃３３］ ［２１，３４，３５］ ［２１，３３，３７，３９］ ［２７］ ［２８，２４］

土壤化学性质变化 ［１０，２７，３１］ ［３４］ ［３９］ ［２４］

间接影响 种子传播 ［２８］ ［３０］ ［２８，３３］ ［３３，３６］ ［３３］ ［３３］ ［２４，３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病菌传播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２４，３３］

水是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环境要素，旅游活动除影响水体质量外［４２］，还通过水环境使水体生物和水生态系

统发生改变［４１，４３］。 例如水边植物缓冲带的损坏导致水体的营养物质和沉淀物增多［４４］，也会影响水体温度进

而影响水体生物生长［４５］。 Ｌｏｒｅｎｚ 等（２０１２）在德国 Ｋｒｕｍｍｅ Ｓｐｒｅｅ 河段的实验研究表明，游船造成的波浪压

力、水底沉积物分布变化等降低了贻贝的自净活性，进而影响水体的自净能力［４６］。 Ｚｈｏｎｇ 等（２０１５）的研究显

示，中国 １２００ 处自然保护地中存在水污染问题的达到 ２３％，旅游活动的水环境影响问题较为普遍［１６］。
野生动物是旅游的重要吸引物［４７］，但专门关注旅游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研究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期才日益增多［１］，近些年逐渐受到旅游生态学和野生动物领域专家的关注。 野生动物既会因车辆撞击、游客

惊扰等直接干扰导致死亡、惊飞，也会由于旅游活动引起的栖息环境改变出现栖息地、活动空间和繁殖率等的

变化［４８－５０］。 除外显行为变化以外，动物受到旅游干扰后在心率、应激激素等方面的生理变化也受到学者们的

重视［５０－５１］。 Ｓｅｌｍａｎ 等（２０１３）的观测结果表明，在个体水平上，受干扰的海龟在同一地点晒太阳的时间明显短

于对照组；在种群水平上，受旅游干扰的海龟晒太阳的百分比要小得多，且较大和较慢的船只对日光浴海龟的

００４９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干扰率明显高于较小和更快的船只；同时，受干扰区域捕获的海龟异嗜细胞与淋巴细胞数量的比值也明显较

高［５２］。 相比于植被、水、土壤等，不同的野生动物对各类旅游活动干扰的反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研究更为复

杂［９，４７］。 例如，不同鸟类的警觉距离差异较大，雌性动物和雄性动物的抗干扰能力也不同［９］。
旅游活动对大气环境的影响研究主要以大尺度的区域、国家或城市为主，碳排放与旅游产业的关系是目

前研究的热点。 Ｌｅｏｎ 等（２０１４）利用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６ 年期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二氧化碳排放与旅游业之间的关

系，结果表明旅游业对二氧化碳排放有很大贡献，对发达国家的贡献率大于欠发达国家［５３］。 其中，交通尤其

是航空和私家车是旅游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５４－５５］。 Ｆａｒｒｅｎｙ 等（２０１１）对南极旅游的研究表明，平均每名旅客

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５．４４ 吨，这些排放物中约有 ７０％是由乘船造成的，３０％是由飞行造成的［５５］。 游客在目的地

的旅行也会影响大气环境，例如 Ｓａｅｎｚ－ｄｅ－Ｍｉｅｒａ 和 Ｒｏｓｓｅｌｌｏ（２０１４）在西班牙马略卡岛的研究发现，游客人数

增加 １％与 ＰＭ１０ 水平增加 ０．４５％有关［５６］。 综上可知，降低游客空间移动产生的能源消耗是减少旅游对大气

环境影响的关键。
３．１．２　 旅游对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因素

根据影响结果探寻影响规律对旅游生态环境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影响旅游对生态环境干扰程度的

主要因素可以总结为 ４ 个方面［２５，５７］：１）利用总量；２）利用活动类型；３）利用时间；４）生态特点。
通常认为游客人数越多，旅游生态环境影响越严重，这也是自然保护地管理以限制游客量为主要措施的

重要原因。 事实上，旅游利用总量与旅游生态环境影响程度之间存在直线关系、曲线关系甚至没有关系等多

种情况［１，３，５８］（图 ６）。 例如，多数研究支持旅游利用量与植被影响之间的关系是曲线关系（见图 ６ 中对植被的

影响），在利用量达到阈值 ｘ 之前减少游客量可以有效降低对植被的干扰，在 ｘ 值以上调整利用量则收效

甚微［６１⁃６２］。

图 ６　 旅游利用与环境影响关系图［４７，５９⁃６０］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４７，５９⁃６０］

同等条件下，四轮驱动车的影响最大，骑马比步行和自行车对土壤、植被等环境要素的影响更为严重，参
与相同旅游活动的不同旅游者行为也会造成迥异的环境影响［６３－６４］。 在自驾游、房车游的热潮下，机动车旅游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是偏少的［２５］。 分析不同利用活动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规律对旅游地的项目设置具有

重要指导作用。
旅游利用时间不同，生态环境受到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鸟类在繁殖季节对旅游影响更为敏感，如产卵量

减少、雏鸟被遗弃等［６５－６６］；植被和土壤在潮湿条件下受到的损害更为严重，植被在经历长时间的干旱以后抵

抗干扰的能力也会下降［４］。 旅游利用时间与生态环境影响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为自然旅游区设置季节性游览

开放区域和弹性最大游客承载量提供科学依据。
不同生态环境的本底条件决定了其抗旅游干扰的能力。 例如，坡度较小、岩石较多或者土壤比较紧实的

区域土壤抗侵蚀能力强；相比于灌木和乔木区，禾草本植物生长区更易受到践踏影响，进而形成非正规步

道［６７］。 因此，生态环境的本底条件是自然旅游地管理的重要参考因素。

１０４９　 ２４ 期 　 　 　 张香菊　 等：旅游生态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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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旅游生态系统管理研究

旅游生态系统管理是针对旅游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实施的系统管理，既包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管理，也包

括对旅游者、社区居民的生态管理和生态约束。 它是旅游目的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６８］。 早期的旅游生态

系统管理集中关注旅游承载力，限制游客数量是主要管理措施［６９］，如早期的游客管理框架———游憩承载力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ＣＣ）、可接受改变的极限（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Ｃ）等。 然而，后续研

究表明游客量与干扰程度之间的紧密关系只是在较低使用量时才成立，且旅游影响还受到游览方式等多种其

他因素的影响［１］。 因此，引导旅游者行为、调整开放区域、改变游览区域的生态特点等多样化的旅游生态系

统管理方式逐渐得到应用。 根据管理对象的不同，旅游生态系统管理可以分为游客管理和场地管理两种类

型，对应的常用管理措施见表 ４。
西方早期的游客管理是优先选择间接管理的，仅在间接管理无效时才采取直接管理措施［１］。 发源于美

国的“无痕山林”（Ｌｅａｖｅ Ｎｏ Ｔｒａｃｅ）项目是典型的游客间接管理手段，试图通过增强游客环境伦理意识、传授

户外技能等方式降低环境影响，并已有许多研究致力于探索有效的沟通和教育方式以实现该项目的初

衷［７０－７１］。 设定禁止游览区域、禁止携带部分物品等直接管理方式的积极效果也在一定区域内得到了验证，但
两种方式也均存在失灵的情况［６９，７２－７３］。

关闭生态环境受损严重的游览区、根据季节和区域环境现状轮流开放游览区是游览场地管理最直接的方

式。 此外，不同的植被类型、土壤条件和地貌特征的生态区域抗游憩干扰的能力和生态恢复力是不同的：坡度

较小、土壤基底多岩石和砂砾的小径抗践踏能力强；干草片区露营后生态环境恢复较快［２０］。 管理者不仅可以

在划定露营区、选择徒步道时有意选择和设计，也可以根据生态特点在后期不断改善，例如徒步道两侧栽种植

物或在路面增加碎石，以增强游览场所的抗干扰能力［１７］。

表 ４　 旅游生态系统管理措施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类别
Ｔｙｐｅｓ

管理方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

管理措施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游客管理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直接管理

限制游客数量；游客预定系统
限制使用工具，如火种，刀斧等
设置游览规定；设定游览区域

间接管理
游客教育和培训；设置提醒标志
纸质材料、移动设备等的游览推荐

场地管理
Ｓｉ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直接管理

关闭严重受干扰区域
将游憩区限制在一定片区，减少随意扩大
根据季节和天气开放相应露营区、徒步道等
根据动物、植被等生态系统的抗干扰和恢复能力选择游憩开放区

间接管理
改变场地设计，约束游客行为，如徒步道两侧栽种植物或者放置岩石等
通过人为干扰，提高环境抵抗力，如在徒步路面增加碎石

３．３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测度和实现途径研究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当今社会、经济、环境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受到业界与学界的持

续关注，其既是旅游生态学研究的目标与归宿，也是旅游生态学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文献来看，从
旅游生态学视角对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状况测度及其实现途径两个方面。

目前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测度主要有旅游可持续性指标（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ＴＩ）、旅游

足迹、旅游环境承载力和旅游生态效率四个方面的研究。 其中，ＳＴＩ 法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指标体系的构建

阶段，实施评估的相对较少 ［７４］。 后三者分别从旅游活动的环境影响、旅游目的地的环境容量和旅游单位经

济产出的环境消耗反映旅游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状况［７５－７６］。
旅游足迹的研究又以旅游碳足迹、旅游水足迹和旅游生态足迹为主体，前两者分别反映了旅游碳排放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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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消耗量大小，后者则是指旅游活动的综合生态占用［７７］。 其中，碳排放是测度和反映旅游可持续水平的常用

指标。 从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３ 年，全球旅游业的碳足迹已从 ３．９ 增加到 ４．５ＧｔＣＯ２ｅ，比先前估计的高出四倍，约占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８％［７８］。 相似的，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４ 年中国旅游碳排放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从
１３６．８４ 亿 ｋｇ 增加到 １５８３．５７ 亿 ｋｇ，年均增长 １３．７７％［７９］。 可见，旅游业当前状况与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有一定

差距［８０⁃８１］。
基于旅游生态环境影响的现实和旅游生态系统管理的需求，生态旅游、低碳旅游、绿色旅游、替代性旅游、

负责任旅游等旅游形式作为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被提出［８２］。 其中生态旅游是发展最快并被广泛

应用的一种可持续旅游形式。 生态旅游倡导生态保护、环境教育和社区发展，使其兼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

的作用，备受业界青睐，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８３］。 虽然可持续旅游形式有所不同，但它们基本是从旅游者、运
营者和管理者等视角探讨提高旅游可持续水平的理论和实践路径。 从需求的角度讲，旅游者希望供应商直接

提供环境影响较低的产品，而非让他们在不同产品中选择［８４］。 从供给的角度讲，业界希望通过生态认证等自

我管理的方式发展可持续旅游，但社会、生态、经济的巨大压力决定了旅游业主动大幅度提升可持续水平不太

乐观，仍需严格的管理约束和引导［８１］。 事实上，在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仍
面临着能源消耗、废弃物处理、食品浪费、商业环境、人才、资金等诸多方面的挑战［８１，８５］，旅游对自然生态环境

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实现可持续仍然任重道远［８６］。

４　 结论与启示

４．１　 研究结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国际旅游生态学研究从地理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和高新技术领域吸取营养，研
究方法更加多样化和智能化；研究区域从欧美扩展至大洋洲、东亚等地区，覆盖范围更加广阔；研究内容不断

深化，描述旅游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主要影响因素，寻求调和旅游发展和生态保护冲突的方法，探寻实

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现有研究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理论研究相对不

足，学科的概念、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尚未得到清晰而一致的界定，学科发展处在初级阶段，学科体系亟待完

善。 而且生态环境变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不足，未能全面反映生态环境和旅游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对旅游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关注较少，与旅游影响来源的实际情况不相符，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

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应用深度和广度。
４．２　 对我国的启示

借鉴旅游生态学研究的国际经验，结合我国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需求，可从以下六个方

面加强相关研究，以更好的促进学科发展，增强理论研究对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作用。
４．２．１　 完善旅游生态学领域的研究体系

旅游生态学作为新兴学科领域，学者们对其学科内涵与研究范畴探讨较少，如对旅游生态学与生态旅游

的关系尚没有明确而一致的界定。 我国学者应当加强与国外旅游生态学研究者的沟通与交流，探讨旅游生态

学的内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完善的研究体系，夯实旅游

生态学的学科基础。
４．２．２　 加强旅游影响的系统性和持续性研究

由于缺乏基础数据，我国侧重于对单个案例地中单个或几个要素旅游影响结果的揭示，对旅游影响的综

合评估、关键因素识别和影响的演变规律研究不足。 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系统性旅游生态环境影响监测

体系，加强长期的持续跟踪调研，通过基于时间序列和空间对比的旅游影响研究，总结影响旅游生态环境干扰

的关键因素，刻画旅游地生态系统与环境演变规律，揭示演变机理，预测演变趋势，为旅游地生态系统与环境

科学管理提供支撑。
４．２．３　 关注旅游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研究

生态修复是减缓或消除旅游开发建设与游览活动造成负面生态环境影响的重要措施之一。 基于旅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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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演化规律、旅游生态系统的实验模拟和生态修复效果的监测评价，加强旅游生态修复的理论与技术研究，
科学指导旅游地生态修复实践，应成为新时期旅游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加强旅游地生态文明建设。
４．２．４　 加强旅游开发建设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已有研究偏重于游览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对旅游开发建设活动带来的影响研究相对不足。 事实上，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环境营造等旅游开发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涉及范围广、影响时间长，是不容忽视

的。 今后研究要加强游步道、游客服务中心、厕所、观景台等的建设过程中对植被、土壤、水以及野生动物的影

响研究。 另外，由于我国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迅速发展的同时极有可能带来负面环境影响，
需要加强旅游开发活动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
４．２．５　 重视生态环境变化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全球变暖、环境污染（如雾霾、水体质量下降）、生态破坏（如野生

动物减少、植被覆盖度降低）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资源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

态的自然环境受到现代审美的修饰，其荒野美和神秘性等特点也会发生改变。 关注旅游地生态环境的改变如

何影响旅游业发展，并提出适应或减缓影响的策略，对指导旅游地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４．２．６　 探索本土性旅游生态系统管理方法

以 ＬＡＣ、ＶＥＲＰ 为代表的旅游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虽然在一些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不同区域

的适宜性问题。 中国多数自然型景区有人类居住且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环境独特，在借鉴国外理论方法的基

础上，应积极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生态系统管理方法，挖掘地方生态智慧、发动当地社区居民的积极性，
探索构建基于社区的环境管理模式；根据我国生态系统特点和游客偏好积极探索除限制游客数量以外的旅游

生态系统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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